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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为惠山寺写过两首诗
一

历来无锡的地方志从来没有记
载过李白到过无锡，游过惠山，写过
无锡和惠山的什么。但我一位同行
学长、原江南学院中文系主任杨海波
副教授曾考证：李白不仅来过无锡，
还写了两首惠山寺诗。杨先生认为
李白的《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
池》二首，就是记录这次惠山寺游历
的诗作。

我任教时虽然与杨海波先生不
同课程，但因为我在大学时曾在吴调
公教授和郁贤皓教授指导下研究过
李白的美学思想，之后又在学报发表
过数篇关于李白诗歌美学理想的论
文，与杨海波先生闲时交往，彼此有
共同专业话题，他不止一次与我交流
他的这个发现。

《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
其一：“远公爱康乐，为我开禅关。萧
然松石下，何异清凉山。花将色不
染，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
天地间。”

《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
其二：“客来花雨际，秋水落金池。片
石寒青锦，疏杨挂绿丝。高僧拂玉
柄，童子献霜梨。惜去爱佳景，烟萝
欲瞑时。”

这两首诗，诗义明白畅晓，读之
即知，李白在昌禅师处游秋赏雨，听
禅吟诗，洗心悦目，观空天地，空明剔
透，不舍离去。

从诗句描写来看，李白来的时候
正是秋季。江南的秋季是很美丽，秋
高气爽，天高云淡，林间山泉，一尘不
染。李白踏进寺院之际，恰好秋雨偶
至：“客来花雨际，秋水落金池。”他的
诗心被这场景所感染：“花将色不染，
水与心俱闲。一坐度小劫，观空天地
间。”昌禅师很好客，童子向客人献上
了“霜梨”，可见，唐代无锡就出产梨
子了。李白不忍离去：“惜去爱佳景，
烟萝欲瞑时。”这已是黄昏时分了，诗
人的心底，有着时间流逝的难言和生
命的响应，经历了赐金还山、安史之
乱、永王之变的李白，再也不是那个
雄心勃勃的浪漫青年。李白老了，散
淡了。散淡并不只是一种气质，其实
是一种人生的看破。此诗首句用了
东晋高僧慧远和著名山水诗人谢灵
运的典故，慧远被世人尊称为远公，
谢灵运世袭康乐公，习称谢康乐。谢
灵运为官得罪了上层被贬谪，之后游
山玩水，与高僧隐士为伍，李白以此
比喻自己与昌禅师的关系，恰如“远
公爱康乐”，康乐隐逸，远公禅意，其
间蕴含了全诗旨意：观空天地。

惠山寺古代有多个名称，唐代一
度被叫作“昌师院”。杨海波先生断
言：唐人所言惠山昌师院，就是无锡
惠山昌禅师的寺院。李白诗中描写
的景物与现在惠山寺附近环境和遗
存完全可以对应起来，比如，当时惠
山寺的方丈是昌禅师，“其一”中的

“松石”，就是指惠山寺前的听松石，
晚唐诗人皮日休有《惠山听松庵》诗
写到这块听松石：“千叶莲花旧有香，
半山金刹照方塘。殿前日暮高风起，
松子声声打石床。”“其二”中的“金
池”，就是现在的金莲池。听松石上
现存“听松”二字，是唐代书法家李阳
冰所题，而李阳冰恰是李白的族叔。

杨海波先生是李白研究的专家，
1997 年学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他的
专著《李白思想研究》，1999 年《江南
大学学报》发表了他与许嘉甫（宝鸡

教育学院教授、李白研究专家）合作
的论文《李白游惠山昌师院考辨》。
转眼，杨先生已然作古十多年，但他
的这个研究成果为无锡文化增添了
色彩。

唐代的无锡，只是一个平凡的小
县，仅出过一位上了唐代诗人榜的宰
相诗人李绅，这都比不上当时的其他
县城，如丹阳县，如句容县，登榜的唐
代诗人数量都比无锡县多。排名大
唐第一的诗人李白，能为无锡留下诗
篇，自然是无锡的文化幸运。

二

唐代惠山寺名声远播，大约是从
李绅在惠山读书起步入仕，以及陆羽
写过《游慧山寺记》以后。虽然，李白
时代的惠山寺尚不太出名。但晚年
李白长期隐居江南，游历各地，而惠
山从南朝湛挺结草堂隐居以来已经
大有文名，因此，他不会不来游惠山
寺。

李白游历名山大川，到过浙江和
江苏不少地方，离无锡很近的溧阳，
李白就去过三次，他有个亲戚在那儿
做官。从溧阳到无锡，有一条水路，
早在阖闾时代已经打通，就是从宣城
沿胥江经过溧阳，入宜兴荆溪，再进
入太湖西端的竺山湖——当时可能
还叫金鼎湖，传说阖闾曾在此湖遗失
了一座金鼎，穿过金鼎湖，从北端进
闾江，入阳湖，就可以通过芙蓉湖内
的江南运河航道，直达惠山之麓。李
白曾两次去过宜兴。由此我推想，李
白当年乘船而行，就是走的这一路。

李白写过多首与太湖相关的诗
歌，几乎每一首都蕴含着隐逸的主
题：“范子何曾爱五湖，功成名遂身自
退。”（《悲歌行》）“我纵五湖棹，烟涛
恣崩奔。”（《书情题蔡舍人雄》）“少年
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钟鼎疏。”（《答
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传说越国大
夫范蠡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果
断功成身退，携美女西子，荡飘逸之
舟，五湖成了他的诗和远方。李白诗
中所言五湖，皆用范蠡典故，表达自
己隐逸出尘的理想，而且后悔没有在
年轻时就学了那位范先生。如果对
比其壮游浙东时所作《梦游天姥吟留
别》，少年的浪漫和暮年的出尘呈现
出诗人的两种人格。

按东汉末期吴国学者虞翻的解
读，所谓五湖，指的就是太湖流域的
湖泊群。《金陵新志》载：“虞翻曰：太
湖有五湖，故谓之五湖，滆湖，洮湖，
射湖，贵湖及太湖为五湖，并太湖之
小支，具连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
名。”《金陵新志》系元代南京方志，至
正年间由学者张铉编撰。而李白如
从宣城一带往无锡惠山，必须走长江

与太湖之间的水道——胥溪和荆溪，
轻舟一路而来，就要经过这些湖泊。
射湖和贵湖，无锡人称为射贵湖，又
称芙蓉湖，无锡湖，古时从闾江进入
此湖，即可转入运河航道，到达惠山。

李白也到过丹阳，他在《赠丹阳
横山周处士惟长》一诗中记录了这次
旅行：“周子横山隐，开门临城隅。连
峰入户牖，胜概凌方壶。时作白纻
词，放歌丹阳湖。水色傲溟渤，川光
秀菰蒲。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
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抱石耻献
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
上清都。”这位周惟长是个隐士，并无
官身，所以称为“处士”。李白此时应
该已经晚年了，对世事人情看得明白
透顶，诗中表达了那种出尘飘然的理
想：“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与周
处士也非常投机：“羽化如可作，相携
上清都。”这意思是，如果可以修身成
仙，那我俩携手而行。

李白在诗中写到的丹阳湖，在唐
代是一个大湖，从芜湖的长江口沿着
宁镇丘陵和茅山南麓的平原，一直延
展到丹阳城附近。李白这首诗中表
达的情思，与《游昌禅师山池》中的情
思非常一致，因此，大致可以判断，李
白到惠山寺应该也是晚年了。这时
的李白，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豪情壮
志和雄心大略，满心都是飘然出尘，
俯仰时空，观空天地，把一切都看透
了。

李白有没有到过常州府城，暂时
不知道，但李白诗“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中所言“兰陵美
酒”，据常州当地民俗文化学者考证，
说的就是常州黄酒。东晋以来，常州
这块土地被命名为兰陵，到隋代才得
新名为常州，而兰陵一直是后代常州
的别名。如是，李白从常州府城到无
锡当然更加方便，一百里运河水路，
快船乘风，不消一天时间。

三

李阳冰何时题写“听松”二字，暂
时无考。李阳冰曾出任当涂县令，后
官至国子监丞、集贤院学士，世称少
监。李白晚年贫病潦倒，早已没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的自信，在敬亭山相看山峰云影，固
然很合心意，却无法维持生计，在江
南转了一圈，最后从金陵来到当涂，
是投靠这位族叔生活，聊度余生。当
涂最终成为李白的谢世之地。相传，

他最后是在当涂采石矶放纵自我，醉
酒追月，坠江而亡，其实是病逝的。

采石矶至今有李白墓，是国家级
文保单位。白居易28岁时曾为李白
墓写过一首诗：“采石江边李白坟，绕
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垄穷泉骨，曾
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
中沦落不过君。”这时距离李白去世
已经三十八年了，李白的坟墓孤独在
采石江边的荒草田垄之中，白居易深
深感伤李白的薄命和生涯的沦落。
采石矶如今有“太白楼”，那是又过了
多少年后，诗人的粉丝们兴建的。

李白临终前曾将自己的诗文草
稿交给李阳冰，请他代为编辑。李阳
冰将李白诗文编成《草堂集》十卷，并
为他写了一篇《序》，称赞李白“千载
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
合，可谓力敌造化欤！”宜兴保存着一
块《贞义女碑》，原在宜兴芳庄张乡渡
口村，现保存于宜兴周王庙内。碑首
呈半圆形，中间篆刻“贞义女碑”四个
大字，两侧及上部浮雕双龙。贞义女
是春秋时代伍子胥从楚国逃往吴国，
路经溧阳胥溪时，遇到的一位舍身救
助他的女子，被历代传颂，李白游历
溧阳时深为这女子所感动。这块碑
的碑文为李白所撰，李阳冰手书，唐
天宝十五年（756）镌刻。于此，我们
更加可以感觉到李阳冰为惠山寺前
的巨石题字“听松”，与李白的惠山寺
之吟是有着相应的。

后来我读到窦群写的《晨游昌师
院》诗：“深庭芳草浓，晓井山泉溢。
林馥乱沈烟，石润侵经室。幽岩鸟飞
静，晴岭云归密。壁藓凝苍华，竹阴
满晴日。生期半宵梦，忧绪仍非一。
若无高世心，安能此终毕。”窦群是中
唐诗人，他出生于李白逝后一年，他
的三位兄弟都考中进士为官，他却跑
到江南毗陵（今常州市）隐居，后得苏
州刺史韦夏卿推荐而进入仕途。这
首《晨游昌师院》当是他隐居毗陵时
游惠山寺所作，在诗风、心态和意境
上，与李白的《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
师山池》非常接近。他明确写出“昌
师院”寺名，可以看作李白游过昌师
院并留诗的佐证。

偶尔坐于惠山寺的听松石前，我
每每会想起贾岛的那首诗：“松下问
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
不知处。”松涛云烟，总是与隐逸禅意
相关，似隐若现，欲现且隐，才是魅力
无限。李白与惠山寺，与昌禅师，文
脉留惑，岂非亦是如此？


